
一梦千年染未休
□本报记者 高莉

我是一幅沉睡了千年的木板画。
依稀记得，画匠精选了一块柏木，在上
面先以淡墨勾出湖石的轮廓。

因为我将陪主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所以画匠在构图上很讲究。湖石象征地
位与品位，我的主人希望在往生的岁月
里，仍然能做一个雅致而有身份的人。气
质雍容的牡丹，享有“国色天香”“花中
之王”的美誉，象征荣华富贵。工笔重
彩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经典艺术，历史悠
久，矿物宝石色的颜料色泽绚丽，有强
烈的视觉冲击感。牡丹配重彩，简直就
是“黄金搭档”。

画匠手执硬毫勾线笔，闭目做了
几个深呼吸后，胸有成竹地在颜料碗
里蘸了稍重的墨色，勾勒出牡丹的花
瓣和花蕊，又蘸了浓重的墨，勾勒牡丹
的叶和花枝。

画匠将硬毫勾线笔架在颜料碗边
缘，一边审视柏木板上的牡丹图，一边
伸出双手搓了搓脸，浑然不觉手指上的
墨蹭在了他留着络腮胡的脸上。看着
他滑稽的样子，我差点笑出声。

他拿起另外两支笔，我认识它们，
人们叫它们“白云”，外层是羊毫，中间
部分是硬而挺的毛，因此既能吸水分又
有弹性，专门用来画工笔画。这两支

“白云”一支用来蘸色，一支蘸水进行渲
染。牡丹花瓣以洋红染，花叶以花青加
墨染，再以花青加藤黄染叶面。

大家别以为这就算完活了。通过
多次罩色，使花朵有层次感是重彩的特
点。画匠用白云笔以藤黄加酞青蓝罩
染牡丹的叶面，又以藤黄加酞青蓝加白
罩染叶的背面和嫩枝，再用白云笔高染
法以白色染花瓣。高染法就是把平面
的线描按其结构、纹理用白色渲染出一
定的层次。最后用白云笔以藤黄画花
蕊，以洋红略加以渲染，再以洋红染新
叶、苞片，以藤黄加酞青蓝加洋红染背
景……一朵朵娇艳欲滴的牡丹花，有怒
放的、有含苞待放的，还有花骨朵，从此
定格在这块柏木板上。

一叶才舒一叶生，芭蕉树经历风雨
后，依然能够挺拔生长，有生命力顽强
和重生的寓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
图案之一。画匠挥毫，在湖石后一气呵
成，勾勒出一株生机盎然的芭蕉树，又
蘸浓彩染芭蕉的阔叶，翠绿叠着鹅黄，
连叶脉都透着生命的湿润。

我华美地诞生后，便陪主人沉睡在
一片黑暗中。日出日落，斗转星移，我被
一阵嘈杂声吵醒。阳光照得我一时睁不
开紧闭了千年的双眼，却感觉到有双手
正小心翼翼地拂去我身上的土。我揉了
揉了眼，看到了一张张惊喜欲狂的脸。

今天的我静立于林西博物馆恒温
恒湿的独立展柜中，向人们讲述着我们
那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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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文化交融

□白明泽 唐胜利

公元 916 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
立辽国，疆域横跨东北至中亚，其“以国
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元政治
体制，促进了契丹人与中原人的交往交
流和交融，逐渐影响了辽代绘画的构图
逻辑。

《辽代木本工笔重彩湖石芭蕉图》，
画面既有中原传统绘画的“留白写意”，
又保留了辽国的“直白写实”。画面中
叶片的脉络、昆虫的翅纹均以细密线条
精准勾勒，不刻意追求神似，而更注重
形真，这般对自然形态的直观再现，正
是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滋养后艺
术风格交融碰撞的生动体现。

契丹人与中原人在长期交流互动
中，艺术创作深受影响。《辽代木本工笔
重彩湖石芭蕉图》以矿物和植物颜料为
主，石绿的蕉叶、朱砂的花卉、赭石的枝
干，都延续了中原“五色观”的色彩体
系，这是契丹吸纳中原文化的体现。配
色逻辑上突破中原传统礼制的束缚，大
胆使用高饱和色调的碰撞，如绿色叶片
与红色花瓣的强烈对比，既不同于宋代
文人画的淡雅，又异于唐代壁画的雍
容，反而透着游牧部族对生命力的赞
颂，这便是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在交流
中既有文化互鉴又保持自身特色的高
度呈现。

《辽代木本工笔重彩湖石芭蕉图》
从画面物体传播路径来看，太湖石原产
于江浙地区，芭蕉原产于华东、西南地
区，契丹人在与中原人的不断交往中，
发现芭蕉在中原文化中代表着多层含
义：《楚辞》以“芭蕉不展丁香结”比喻愁
思；《齐民要术》中将其视为“嘉草”，契
丹人认为芭蕉“叶如扇”“茎如柱”的形
态，与游牧部族对包容、力量的崇拜不
谋而合。太湖石在中原常被视为财富
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契丹人将中原湖石
芭 蕉 的 文 化 内 涵 引 入 到 了 本 土 文 化
中，湖石芭蕉的形象便经常出现在辽
代绘画中，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张
氏古墓壁画、辽宁法库叶茂台的《牡丹
芭 蕉 图》、阿 鲁 科 尔 沁 旗 宝 山 辽 墓 的

《寄锦图》以及《辽代木本工笔重彩湖
石 芭 蕉 图》，这 些 都 充 分 说 明 了 当 时
契丹人与中原人在交往交流中有着深
层次的文化交融。

（作者系林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观点】

画虽不语胜万言

【史话】

工笔重彩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占有主要地
位。工笔重彩画以矿物质颜料和粉质颜料为
主，画面设色浓重、艳丽，给人以高贵典雅、富
丽堂皇的感觉。

赤峰市林西博物馆的“万年古韵 博远
林西”历史文化展厅，就有一幅《辽代木本工笔
重彩湖石芭蕉图》。该图以长107厘米、宽51
厘米的柏木为画板，表面施彩绘，颜料以矿物
石青、石绿和植物颜料赭石为主，整体采用榫
卯工艺将三块柏木板组合成一个画面。画面
共分三层，由下向上依次绘木雕栏杆、太湖石、
牡丹芭蕉花卉，整体色彩亮丽，画工精良，线条
流畅，构图工整，堪称辽代木板画之精品。

《辽代木本工笔重彩湖石芭蕉图》出土于
赤峰市林西县毡铺乡哈什吐村辽墓，墓葬地
处大兴安岭南段西麓的冲积平原地带，地势
平坦，地表原为农田，因农耕和基建活动暴露
了 3座墓葬。当地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后，对
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和清理，《辽代木本工笔
重彩湖石芭蕉图》出土于核心墓葬。

辽代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契丹属东胡
系统，鲜卑的一支，自四世纪中叶从鲜卑分离
出来，世代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
(今老哈河)流域。辽朝共历200余年，创造了
灿烂的文化和艺术。

辽朝大体上与中原的五代和宋朝相当。
契丹族有自己的文字语言和源自游牧部族的
风俗习惯，唐朝时与中原接触、往来频繁，文

化和艺术颇受中原文化影响。
辽朝统治者对绘画十分重视，翰林院设

有画院。据《辽史》记载：“帝幼喜书翰，十岁
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辽兴
宗就是著名画家。《契丹国志》记载：“帝工画，
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
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以答之。”

契丹人长期与中原人交往交流，促进了
文化融合。

林西博物馆工作人员唐胜利介绍：“《辽
代木本工笔重彩湖石芭蕉图》作为哈什吐村
辽墓出土的核心文物，无论是绘画材料、颜料
还是题材，都包含着多种文化内涵。”

在唐胜利的娓娓讲述中，记者得知，辽国
人最早的葬俗是天葬，在与中原人的交往中，
逐步认同了中原“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柏木质地坚硬、耐腐性强，在中原文化中是长
寿的象征。木板画以柏木为“画板”，将其作
为随葬品，寓意让逝者灵魂永存。

在中原文化里，牡丹象征富贵，太湖石既
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文人审美情趣中“雅致”的
符号，芭蕉舒展的叶片寓意生机勃勃、生命力顽
强。契丹人受中原文化影响，将牡丹、太湖石、
芭蕉纳入木板画题材，希望逝者在地下也能享
有荣华富贵的生活；用太湖石、芭蕉点缀画面，
为逝者营造雅致居所一派生机的氛围。

工笔重彩，是指工整细密和敷设重色的
中国画。工笔重彩画又分山水、花鸟、人物

等。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
的地位。

古代绘画普遍使用丹砂和青绿之类的重
彩颜料，因此称绘画为“丹青”，由此可见工笔
重彩在古代绘画中的重要地位。

“重彩”一词来自诗经，原指多种颜色的
华美衣服。“重”字在绘画上指矿物质颜料，即
将矿石研磨成粉或小颗粒状，调胶成为绘画
颜料，覆盖性、附着力均很强，具有既闪烁又
稳重的美感。

“重”还给人颜色饱和的感觉，可以读
“chóng”音，意思为“多重”。中国重彩绘画
作品多次罩色，产生套叠、透叠的色彩和丰富
的层次感，让绘画语言呈现出重、厚、浓、繁的
特质。

《辽代木本工笔重彩湖石芭蕉图》所用颜
料以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为主。木板画作为
随葬品，需要在地下留存很久，矿物颜料耐光
腐蚀性强，覆盖力与附着力好，正好满足这一
需求。

植物色是以植物的叶、茎、根等为原料，
特点是透明、轻快。辽国植物资源丰富，从蓝
草中提取靛蓝，红花中提取胭脂，制作工艺简
单，大大降低木板画的制作成本，可以批量使
用，再加上植物颜料色彩丰富，易调和，可用
于平衡矿物颜料对色彩的需求，打破了矿物
颜料的局限性，能够满足木板画中更多细节
的绘制需求。

【自白】

工笔重彩的使用不仅十分广泛，而
且形式多样。战国时期的帛画《人物夔
凤》《人物御龙》中，它们已经具备了工
笔重彩画的雏形。如果从中国绘画使
用的原料看，工笔重彩的起源可以追溯
到中国远古的原始岩画。据考古发现，
原始岩画的红色涂绘颜料含有较多铁
质，由此可以推断它是一种矿物质颜
料。在制作岩画的过程中，“画家们”将
赤铁矿磨制成粉，调和牛血等制成调和
料，并用手指或羽毛等工具蘸着颜料绘
制于岩壁之上。这些原始绘画尽管经
历了数千年的岁月，却仍保持如初，这
充分证明了矿物质颜色所具有稳定而
不易褪色的特性，这也是矿物质颜料在
中国画的创作中发挥出其特性并一直
沿用至今的缘故。无论是敦煌的壁画，
还是唐宋时期的卷轴画，或是元代的永
乐宫壁画、明代的法海寺壁画等作品，
都大量使用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朱
砂、朱瞟、金、银、云母等颜色，这些充分
证明了矿物质颜料在中国画运用的原
始性及重要性及其与重彩画发展历史
的内在联系。无论作为一种技法，还是
作为一种功能，工笔重彩与重彩都具有
丰富的艺术内涵和深刻的文化价值。
它是在中国画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大
作用的传统艺术，也是当代中国绘画发
展和创新理应继承和转化的重要艺术
资源。

辽代与北宋、西夏并立，曾在北方
地区盛极一时。在此时期，中原文化与
契丹文化相互交融，故此时木板画的历
史背景与辽代的民族融合及绘画艺术
的发展都有着密切联系。

辽代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原文化
影响，例如南北面官制度。辽太祖时
期，契丹尚处于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阶
段，随着对燕云十六州的征服，大量汉
地 农 耕 人 口 与 先 进 文 明 纳 入 辽 朝 版
图。于是，辽太祖建立了南北面官制
度，契丹人与中原人在频繁互动中，促
进了语言、习俗、思想等方面的相互渗
透，加速了民族融合。

画虽无言，却胜万语。《辽代木本
工笔重彩湖石芭蕉图》，不仅是辽代绘
画技艺的珍贵遗存，更藏着游牧文化
与农耕文化交融的密码。它以细腻的
笔触勾勒草木意趣，用浓艳重彩定格
自然生机，跨越千年时光，依旧能让我
们感受到辽代文人雅士的审美意趣与
生活情怀。 （唐胜利 供稿）

（（本版图片由林西博物馆提供本版图片由林西博物馆提供））

长长107107厘米厘米、、宽宽5151厘米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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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才舒一叶生，芭蕉树经历风雨后，依然能
够挺拔生长，有生命力顽强和重生的寓意，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吉祥图案之一。画匠挥毫，在湖石后
一气呵成，勾勒出一株生机盎然的芭蕉树，又蘸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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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湿润。

芭蕉树芭蕉树


